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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论的是几百万人，有人向这几百万

人头头是道地反复灌输害怕、自卑感、颤抖、

下跪、绝望、奴性 塞泽尔，《关于殖民主。

义的讲话》）

不会在今天爆发。这为时太早⋯⋯或许太晚。

我丝毫不具备决定性的事实。

我的意识未被必要的闪光点透过。

然而，我完全客观公正地认为有些事情还是说出来为好。

这些事情，我要说出来，而不是喊出来。因为长久以来，叫

喊就已离开我的生活。

而且是如此地遥远⋯⋯

为什么写这部作品？谁也没请我写。

尤其是此书所针对的读者们没请我写。

那又为何呢？于是，我平静地回答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

的痴愚者。既然我这么说，那么就要加以证实。

走向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理解人们⋯⋯

我们的有色人种弟兄们⋯⋯

人，我相信你⋯⋯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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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偏见⋯⋯

理解和爱⋯⋯

几十页乃至几百页的文字包围我并试图使我接受。然而，

只要一行字就够了。只需提供单单一个答复，黑人问题就失去

其严重性。

人想要干什么？

黑人想要干什么？

即使我遭到我的有色人种弟兄们的怨恨，我也要说黑人不

是人。

有一个无生命地带，一个特别贫瘠和干旱的地区，一个基本

上光秃秃的斜坡，这块地方可能出现名副其实的黑人发祥地。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黑人降落到这些真正的人间地狱没有好处。

人不仅仅可能发生复兴和否定。如果意识确实是超验性的

活动，我们也应知道爱和理解的问题萦绕着这个超验性。人是

宇宙和声中的一个响亮有力的“是”字。你争我夺、四分五裂、混

乱、被迫看到自己制定的事实一拨一拨地废除，他应该停止在世

界中规划那与他共存的矛盾。

黑人就是黑人；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感情的迷乱，他在一个

本应该把他从中赶出去的世界中定居下来。

这问题很重要。我们完全倾向于有色人种的人自己解放出

来。我们将进行得很慢，因为有两个阵营：白种人和黑种人。

我们会顽固地探询那两个空想，并会明白这两个空想经常

是使人软弱无力的。

我们对以前的地方长官和传教士会毫不怜悯。我们认为热

爱黑人的人和嫌恶黑人的人同样是“有病”。

而想使自己的人种变白的黑人与鼓吹仇恨白人的黑人同样

是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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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绝对不比捷克人更可爱，而千真万确地，问题在于抛弃人。

此书本该在三年以前写的⋯⋯但当时的事实使我们激动。

今天这些事实可以不带激动地说出来。不需要为这些事实毫不

客气地责备人们。这些事实并不想激起亢奋。我们不信任

亢奋。

每当人们在某处看到出现热情，它预示战火、饥饿、贫

困⋯⋯因而，预示对人的蔑视。

亢奋尤其是无能者们的武器。

那些人把铁烧热以便打它。我们则要烧热人的骨骼并出

发。我们可能会达到这个结果：人通过自燃维持热源。

人从别人的阻力所构成的跳板中解放出来并在自己的肉体

中挖掘，为了给自己找得一种见解。

读我们书的人中只有几个人会猜测到我们在编纂这部著作

中所遇到的困难。

在一个怀疑论者的怀疑扎根于世界的时期，在一个由一帮

卑鄙家伙说了算的时期，不再可能辨别意义和非意义，要降到一

个还未运用有意义和无意义范畴的水平变得十分艰难。

黑人想当白人。白人拼命实现人的等级地位。

在读这部作品时，我们会看到构思一个理解黑人一白人关

系的评论。

白人坚持自己的白色。

黑人则坚持自己的黑色。

我们将试图确定这种双重自恋及其反映的动机的倾向。

在我们考虑的初始，我们觉得阐明那些大家要读到的结论

是不适当的。

惟一指导我们努力的是对结束一种恶性循环的关注。

这是个事实：一些白人认为自己比黑人优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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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然是个事实：一些黑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证明自

己思想丰富，自己有同样的智力。

如何摆脱呢？

刚才我们使用了自恋这个词。的确，我们认为只有对黑人

问题作心理分析的诠释才能揭示成为气质结构原因的情感异

常。我们努力对这个病态世界作全面的溶解。我们认为一个个

体应该试图承担人类地位固有的世界性。而我们在提出这一点

时，我们无区别地想到一些如戈比诺①那样的男人或一些如马

卡佩伊奥特 西亚（ ）那样的女人。但要达到这

种理解，要紧的是摆脱一系列的毛病，幼稚时期的后遗症。

尼采说，人的不幸 奥迪是曾经当过孩子。然而，正如夏尔

埃（ ）让人明白的，我们不会忘记神经官能症患者

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尽管这个看法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如此地艰难，但我们不

得不这么做：对于黑人，只有一种命运。可他是清白无辜的。

在开始诉讼前，我们要说说某些事情。我们进行的分析是

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显然我们认为黑人的真正解放意味着

突然意识到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如果有自卑感，那是由于一

个双重的过程。

首先经济的；

然后由于这种自卑的内心化，或不如说是表面化。

弗洛伊德在反对 世纪末的立宪主义倾向的同时，通过心

理分析要求人们考虑个人的因素。他用个人发育的观点来代替

一种系统发育的论点。人们会明白黑人精神错乱不是一个个人

戈比诺（ ，法国外交官和作家，他那“纯 日耳曼种族

的论文《论人类种族之不平等》被泛日耳曼主义者和纳粹利用。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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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除了系统发育和个人发育，有社会发育。在某种意义上，

的意见，不得不承认这里为了符合勒孔特和达梅 涉及一个社

会诊断的问题。

预兆是什么？

但社会与生化过程相反，回避不了人的影响。人就是社会

通过他而成其为社会的这东西。预兆是在那些想要动摇建筑物

的被虫蛀蚀的根部的人手中。

黑人应该在这两方面进行斗争：鉴于从历史观点，他们受条

件限制，一切片面的解放是不完善的，而最糟糕的错误是相信他

们那机械的依附性。况且，事实与这样一个系统倾向完全相反。

我们将指出这一点。

现实要求一次性地给予全面的理解。在客观和主观方面，

应该给个解答。

这是 我而用不着唱“固执可笑的人 的 错”的曲

子来宣布问题在于拯救灵魂。

只有当一切事物都在最唯物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就位，才有

真正的解放。

使一部方法论观点的心理学作品领先，这很有风度。我们

使用得不够。我们把方法留给那些植物学家和数学家。有一个

方法消失的点。

我们愿意站在这个点上看问题。我们试图发现黑人面对白

人的文明所采取的不同立场。

这里并不考虑“偏僻荒漠地区的离群索居者”。因为对于

他，某些因素还没有分量。

我们认为由于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对峙，引起大量心理存在

①勒孔特和达梅，《论当今精神病学科的疾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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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候群。在分析这征候群时，我们意欲摧毁它。

许多黑人不会在随后的字里行间重新出现。

许多白人也一样。

但我认为，感到自己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或性无能者

的世界一窍不通，这一事实丝毫不损坏他们的现实。

我打算描述的态度是真实的。我无数次地重又发现这些态度。

在大学生身上，在工人身上，在皮加尔或马赛的靠妓女生活

的人身上，我辨认出同样的挑衅和消极因素。

这部作品是一个临床研究。我相信那些在书中认出自己的

人将是前进了一步。我真想引导我的兄弟，黑人或白人，最坚决

地抖落那件几个世纪的不理解所编织的悲惨的号衣。

当前工作的筑造处于时间性中。一切人的问题要求从时间

出发来看待。理想就是现在始终用于构造未来。

而这个未来不是宇宙的未来，但却是我这个时代、我的国

家、我的生命的未来。我绝不应该打算筹备一个在我之后的世

界。我顽强地属于我的时代。

我应该为了这个时代而生活。未来应该是个生存着的人的

持久建筑。在我假定现在是个需要超越的事物的情况下，这个

建筑与现在有关。

前三章留意现代的黑人。我谈论现今的黑人并试图确定他

在白人世界中的态度。最后那两章试图对黑人的“生存”作心理

病理学和哲学的解释。

分析尤为退步。

第四和第五章属于基本不同的方面。

在第四章里，我批评一本我认为是危险的著作 。况且作

《殖民化的心理学》 马诺尼著，瑟伊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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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马诺尼先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场暧昧。这可能是他的表现的

长处之一。他试图报告一种形势。我们有权表示不满。我们有

权向作者指出我们在什么方面与他意见不同。

题为《黑人的实际经验》的第五章，从种种理由上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它展示的是面对自己种族的黑人。人们会发觉在这

一章里所谈的黑人，同力图与白种女人睡觉的黑人之间，没有什

么共同之处。在后者身上重又发现当白人的欲望。无论如何，

渴望报复。 在这书中却相反，我们目睹一个黑人作无望的

努力，拼命要发现黑人身分的含义。白人文明、欧洲文化迫使黑

人生活偏离。我们还将指出那人们叫作黑人精神的东西常常是

个白人的结构。

文明的、作为黑人神话的奴隶的、自发的、宇宙的黑人，在一

个特定的时候感到他的种族不再理解他。

或者是他不再理解他的种族。

于是他为此感到高兴，并发展这种差异，这种不理解、这种

不和谐，他从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人性的含义。或非常难得地，他

想属于自己的种族。那是由于他盛怒之下说气话，心里却稀里

糊涂，所以陷入这个大黑洞。我们将看到这种如此绝对的好态

度，凭着对神秘的过去的信仰拒绝当前的未来。

出身为安的列斯人，我们的观察和结论只对安的列斯人有

用， 至少是关于“在他家乡”的黑人的内容。本来要作一探

讨，用以解释存在于安的列斯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分歧。可能我

们有朝一日会做的。也可能这探讨会变得无用，我们只可能为

此感到高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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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黑人和语言

我们对语言现象极其重视。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探讨很必

要，它应该能够给我们提供有色人种的“为他人”方面的理解因

素之一。让人听明白说的是什么，这绝对是为另一人而生存。

黑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像他一类的人在一起，另一方

面跟白人在一起。一个黑人在与一个白人在一起时的表现有异

于在与另一个黑人在一起时的表现。毫无疑问，这种分裂生殖

是殖民主义冒险的直接后果⋯⋯它在各种不同理论中心蕴藏着

它的主要脉络，这些理论想使黑人慢慢地从猴变成人，谁也不想

对此提出异议。这是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它表明了现实。

但当人们分析这一状况，当人们明白了这个状况时，人们认

那么，在冲下历史的阶梯时，怎么不重又听为任务结束了⋯ 到

这个声音“：问题不再在于认识世界，而是在于改造世界。”

在我们的生活中，问题可怕地就在于此。

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

法，但尤其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

由于情景并不是单一意义的，被叙述的事物必然受此影响。

人们很想给我们某些更正，这些更正在开初可能显得不可接受，

但会在事实中发现其确切的标准。

我们在这一章中思考的问题是下面这个问题：安的列斯黑

人将因把法语变成自己的语言而更加白了，也就是说将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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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人。我们不是不知道这就是人面对存在的态度之一。一

个掌握语言的人通过反响，拥有这语言所表达的和牵连的世界。

人们明白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在语言的掌握中有一种异乎寻常

瓦莱里知道这一点，他使语言变的威力。保罗 为

“迷失在肉欲中的神”

我们打算在一部正在酝酿的作品中 研究这种现象。

待会儿，我们要说明为什么安的列斯黑人，不管他是什么

人，始终要面对语言问题。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描述领域，除了

安的列斯人之外我们对准一切被殖民的人。

即一切由于地方文化的独创性进一切被殖民的民族 入

坟墓而内部产生自卑感的民族 都面对开化民族的语言，即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

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他越是抛弃自己的黑肤

色、自己的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在殖民军中，尤其在塞内加

尔的土著步兵团中，土著军官首先是翻译。他们的作用是把主

子的命令传达给他们的同类人，而他们自己也享受到某种荣耀。

有城市，就有乡村。有首都，就有外省。表面上，是同样的

问题。举一个在巴黎的里昂人为例；他夸自己城市的平静，罗讷

河码头周围的美，悬铃木的壮观，以及受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称颂

的那么多的别的东西。如果你在他从巴黎回来时遇见他，而尤

其如果你没到过这首都，那他就赞不绝口：巴黎 灯火辉煌之

⋯城、塞纳河、咖啡馆、到过巴黎死也

《魅力》。

《语言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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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提尼克岛人这里，这过程又重复了。首先在他的岛上：

巴斯潘特、马里戈特、格罗莫纳以及对面那庄严的法兰西堡。然

他的岛之外。到过宗主国的黑人是半个神后，涉及主要点 。

就这主题我转述一个事实，这事实想必打动我的同胞们。许多

安的列斯人在宗主国长期或短期逗留后，回来让人们将他神圣

化。那从未走出过自己洞穴的土著 和他们一

起采取双重性的最具说服力的形式。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

黑人回来时彻底转变了。为了根据遗传学的观点表达我们的意

思，我们说他的表现型受到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他动身之间，

人们看到他那几乎轻飘飘的步子，感到一些新生力量开始行动

了。当他碰见一个朋友或一个同伴时，他作出的不再是一个显

示他那肱骨的大动作：我们的“未来”谨慎地鞠躬。那平时沙哑

的嗓音让人猜想到一种由轻微响声形成的体内动作。因为黑人

知道那儿，在法国，有一个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勒阿弗尔或

马赛会紧紧地抓住他：“我是马提尼克岛人，我是第一次到法

国”；他知道诗人们称作“神的喁喁私语”的东西（指克里奥尔语）

只不过是蹩脚法语和法语之间的一个调和。安的列斯岛上的资

产阶级不使用克里奥尔语，除了在和仆人联系时。在学校里，年

轻的马提尼克岛人学会瞧不起土话。人们谈论“克里奥尔主

义”。某些家庭禁止使用克里奥尔语，当孩子们使用这语言时，

他们的妈妈以“乡巴佬”相待。

“我的母亲要一个记事的儿子

假如你不知道历史课

①通过这我们想说那些回到家人身边的黑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结束了一个

学习阶段并给自己添加了一些他们缺少的东西。他们十足自负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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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不要穿着节日的衣服

去做星期日的弥撒

这个孩子将是我们姓氏的耻辱

这个孩子将是我们的诅咒语

住嘴，我跟你说

你必须说法语

法国的法语

法国人的法语

法文的法语。”

对，我必须注意自己的口头表达，因为人家会有点通过这个

来评判我⋯⋯人家会十分轻蔑地说我：他甚至不会说法语。

在一群年轻的安的列斯人中，表达得好、语言熟练的人让人

非常敬畏；应该对他多加小心，他差不多是个白人。在法国，人

们说：说得像本书，在马提尼克岛：说得像个白人。

进入法国的黑人要抵制马提尼克岛人那吃掉 字母的传统。

他要抓住这一点，并真正地进入同自己公开冲突。他不仅要卷舌

，而且要拖长卷舌音。他密切发 注意别人最细微的反应，听自己

说话，怀疑自己的舌头 可惜这器官很迟钝 ，他会把自己

关在房内并朗读几个小时 拼命变成“演讲的语音语调”。

最近，一位同志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一个马提尼克岛

人到达勒阿弗尔，走进一家咖啡馆。他十分有把握地吆喝道：

我们在这儿看到真正的中毒。他操

① 莱 翁 达马，《阻碍》。

正确的法语应为“ ”意思是“服务员！来杯啤

酒。” 译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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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着别符 字母的黑人形象，对此作了大量的准备，但他合吃掉

不懂得分配自己的努力。

有一种心理现象：相信如果打破边境世界就开放。黑人长

期关在自己的岛上，迷失在一种没有一点出口的氛围中，感到这

个欧洲的召唤好像是个透气孔。应该说，因为塞泽尔在他的《回

乡笔记》中是宽宏大量的。这个城市 法兰西堡 是真正

的萧条、失败。那儿，在太阳的侧面“，这座萧条的、暴露的、失去

其理智平衡的、呆滞的，在其永远重新开始的精神十字架的重负

之下气喘吁吁的，听天由命的，沉默的，受尽挫折的，不能按这片

土地的精华成长的，受阻塞的、被侵蚀的、缩小了的、断绝了动物

和植物的城市”。

塞泽尔对此的描述毫无诗意。人们于是明白黑人在宣布他

进入法国（犹如人们说到某个“步入社交界”的人）时，狂喜不已

并决定改变。而且，没有主题的分类，他撇开一切反省的步骤改

变结构。在美国，有一个由皮尔斯和威廉森领导的中心；这是佩

卡姆（ ）中心。发起者们证明在已婚的人身上有种生化

的改动，且似乎他们发觉了在一个怀孕妇女的丈夫身上出现某

些荷尔蒙。如果研究那些黑人在到达法国时体液的混乱也会是

很有意思的，况且会碰巧这么干的。或者单单通过测试研究他

们出发前和在法国安顿了一个月之后的心理改变。

在习惯所说的人文科学中有个悲剧。是否应该假设一个典

型人类现实性并只考虑到一些缺点和短处，描述他的体态和行

为、思想的方式？难道不应该不懈地尝试着对人作具体和始终

新的理解吗？

当我们看出这人从二十九岁起不能再爱，并必须等到四十

九岁时他的情感才再出现时，我们感到天塌地陷。只有在提出

问题的明文条件下人们才会走出这种境地，因为所有这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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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研究只趋向一件事：使这人承认他没什么价值，绝对毫

他必须结束这种自恋，根据这无价值， 种自恋，他想像自己

与其他“动物”不同。

这里边不多不少地有“对人的妥协屈服”。

总之，我大把地抓住我研究的恋己癖并摒弃想把人变成一

架机器的那些人的卑鄙。如果不能在哲学方面开展讨论，就是

说讨论人的实在性的基本要求，那么我同意把讨论引到心理分

析方面，即讨论“不打火”，这是就人们所说的一台发动机不打火

的这个意义。

进入法国的黑人变了，因为对他来说，宗主国代表圣幕；他

之改变不仅因为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是来自那儿，而是因为

从那儿向他走来医生、科长、无数的小有权势者 从“服役十

五年”的中士长直到出生于帕尼西耶尔的宪兵。有某种远距离

的魔力，而一个星期后动身到宗主国去的人在他周围造成一个

富有魔力的小圈子，在这圈子里，巴黎、马赛、巴黎大学、皮加

尔 代表天穹的钥匙。他出发了，随着大客轮的轮廓明显起来，

他的一截生命消失了。他从送他的人们的眼中看出自己的能力

和变化“。再见马德拉斯布，再见头巾⋯⋯”

现在我们把他领到港口，让他航行吧，我们会再找到他。暂

时，我们去迎接他们中一个回来的人。一开始跟他接触，就肯定

是“下船的人”；他只用法语回答，且经常不再懂克里奥尔语了。

关于这一点，民俗学给我们提供了说明。一个农民在法国过了

几个月后，回到他家人跟前。他看到一件农具，就问他父亲

一个乡下老人“：这玩意儿叫什么？”他父亲一语不答，把农具甩

在他脚上，于是遗忘症消失了。奇特的疗法。

皮加尔（ ，法国雕塑家。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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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有一个下船的人。他不再懂得方言，他谈论歌剧院，可

能他只是远远瞥见这歌剧院，但他尤其对于自己的同胞们采取

批评的态度。面对最小的事情，他以当地人的姿态出现。他是

明白人。他因自己的语言而暴露身分。在萨瓦内，法兰西堡的

青年们聚集在一起，这景象十分说明问题：马上给那个下船的人

一出学校门，许下诺言 他们就在萨瓦内上相聚。似乎有一

首诗写这个萨瓦内。你们想像一下一个二百米长四十米宽的场

所，旁边由被虫蛀蚀的罗望子树为界，上面是那巨大的烈士纪念

祖国感谢它的儿女 ，下面是中央饭店；一个建筑物 铺着

不等的铺路石和石子的场所，脚踩在石子上石子就滚动，三四百

个年轻人关在所有这一切中，他们上上下下，互相攀谈，互相吵

架，没有从不吵架的，互相分手。

“好吗？”

“行。你呢？”

“行。”

而五十年来就这样过。对，这个城市被悲惨地摧毁了。这

个生活也是如此。

他们又相遇和交谈。而那个下船的人之所以很快能说话，

那是因为“有人等着他”。首先发挥自己的水平：最小的错被抓

住、改掉，并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内，整个法兰西堡知道这个错。

人们不原谅那显示优越的人未尽到责任。例如“：我在法国未能

看到骑马的宪兵”，这下他就完蛋了。他只剩下一种抉择：摆脱

他的巴黎腔或出尽洋相。因为人家丝毫不会忘记；如果结了婚，

他的妻子将知道她嫁了个麻烦，而他的孩子们将有个趣闻轶事

要去迎击和战胜。

这种个性的扭曲来自哪儿？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自哪儿？

达穆雷特（ 和皮雄（ 说一切民族语言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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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方式。接受一种跟自己的母语不相同的语言，这个事实对

一个刚下船的黑人显示出一种差距，一种区分。魏特曼教授在

《今日非洲》中写道，存在一种黑人的自卑感，尤其是受过欧洲教

育的人感受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不断努力地控制这自卑感。他

补充道，为此所使用的方式经常是很天真“：穿欧洲服装或戴些

最新式的不值钱的小玩意儿，采用欧洲人使用的东西及其客套

的外表，用欧洲表达法修饰当地的方言，在说话时或用欧洲语言

写东西时滥用浮夸的句子，这一切发挥是为了达到一种和欧洲

人平起平坐的感觉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想参考别的著作和我们个人的观察，试着指出为什么

黑人面对欧洲语言时表现出特殊的地位。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

得出的结论对那些法籍安的列斯岛人有用；然而我们不是不知

道在一切受过殖民统治的种族内部能重新遇到这些相同的

行为。

我们曾认识一些原籍达荷美或刚果而说自己是安的列斯岛

人的同志，不幸的是，现在还认识一些这样的同志；我们曾认识

并且现在还认识一些安的列斯岛人，当人家怀疑他们是塞内加

尔人时，他们就生气。因为安的列斯岛人比非洲黑人更“文明”

些：你们要明白他更接近白人；而这一差别不仅存在于街上和大

马路上，也存在于政府部门和军队里。一切在步兵团服过兵役

的安的列斯岛人知道这种混乱局面：一边是欧洲人，老侨民或出

生在欧洲的人，另一边是其他的步兵。我们想起了有一天，正在

激烈战斗中，提出了端掉一个机枪掩体的问题。塞内加尔人三

次冲锋，三次被打回来。于是他们中的一个问为什么那些非本

地人不过去。在那种时候，人们不再能知道谁是谁了，是非本地

人还是土著。然而对于许多安的列斯岛人，并不感到这种局面

混乱，却相反是完全正常的。把我们与黑奴相似对待，这下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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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本地人瞧不起在殖民地招募的土著士兵，于是安的列斯岛

人以无可争议的主人身分指使这整个黑人队伍。除此之外，我

转述一件至少是滑稽可笑的事：最近，我跟一个马提尼克岛人交

谈，他很愤怒，告诉我某些瓜德罗普岛人把自己看作是我们的

人。他补充说，但人们很快觉察到错了，他们比我们更不开化；

你们还要明白这意思：他们离白人更远。有人说黑人喜欢长时

间地闲谈；而从我这方面来说，当我说“闲谈”这个词时，我看到

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向世界发出一些无表达力的号召、嘶哑的

呼声；如果可以把游戏设想为生活的启蒙的话，一些孩子玩得正

欢。黑人喜欢长时间闲谈，要将人们导向这个新的提议，道路并

不长：黑人只不过是个孩子。这里心理分析家们的情况很有利，

而“口头”这个字眼很快被放弃了。

但我们应该看得更远些。为了希望在这里把问题提得全

）的出色的研究面，语言问题是太重要了。皮亚杰（ 告诉我

们区别语言出现的阶段， ）和戈德斯坦（而热尔布（

的研究给我们指出语言的功用是分阶段和分程度的。这

里我们感兴趣的是面对法语的黑人。我们要搞明白为什么安的

列斯岛人十分喜欢讲法语。

让 保罗 萨特在《黑人和马达加斯加诗歌选》的引言中告

诉我们黑人将回过头来反对法语，但对于安的列斯岛的诗人来

说，这种说法是错的。而且，在这问题上我们同意米歇尔 莱里

）先生的意见，不久前，关于克里奥语他写道：

“目前仍然是大家多少懂得一点的民间语言，而文盲则除法

语外只讲这种语言，当教育（尽管其发展是如此缓慢，由于到处

学校数量太有限、公共阅读的物质匮乏和物质生活水平经常过

低而受到阻碍）在居民的贫苦人阶层中相当普及的时候，克里奥

尔语似乎注定迟早会列入幸存的行列。”而且，作者补充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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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这里谈到的诗人们来说，问题丝毫不在于通过使用一种借

来的并且不管其内在本质如何，都是缺乏外在光彩的语言，在菲

使自己变成‘安的列列布里什派 的生动别致方面 斯岛

人’，而在要面对充满根深蒂固的最坏的偏见和越来越明显地表

现得毫无道理地骄傲的白人，显示他们人身的 。”完整性

如果说有个名叫吉贝尔 格拉西安 的人（

用方言写作，那么必须承认这是罕见之事。而且我们还要考虑

到这些作品的诗意是非常可疑的。相反，却有一些从沃洛夫语

和珀尔语翻译过来的真正作品，且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着谢克

）的语安塔 迪奥（ 言学研究。

在安的列斯岛，迥然不同。官方口语是法语；小学教员紧紧

监视着孩子们不要使用克里奥尔语。我们不谈那些引用的理

由。因此，表面上，问题可能是以下这个：在安的列斯岛和在布

列塔尼一样，有方言和有法语。但这错了，因为布列塔尼人并不

认为自己低于法国人。布列塔尼人没有受过白人的开化。

我们拒绝增加资料，有可能不规定中心的范围；然而，重要

的是告诉黑人决裂的态度从未救过任何人；且如果是真的因为

我真正不能呼吸了，我应该摆脱压制我的人的话，那么，依旧是

这句话：在生理学的基础上 呼吸机制困难 ，移植心理学

因素 不能 ，成为不正常了。表露

这想要说什么呢？很简单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安的列斯

岛的哲学学士援 自己的肤色，宣布不参加取得教师学衔的考

试，那么我说哲学从未救过任何人。如果另一人拼命向我证明

年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成立的文学流派，主张用法国南方的奥克语

写作。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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